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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影”，不是影子的
影，而是指春节坊间悬挂的族谱。
家影，俗称“老爹老妈”，于除夕下
午悬挂，标志着一年一度的祭祀活
动拉开序幕。

家影是可供后人供奉、一目了
然的族谱，较之石刻墓碑，其内容
更加丰富、经济，便于收藏与保
管。换个角度说，家影是一幅画，
一幅气势恢宏、孩童称之为“爷儿
爷儿”的画。它以家庙祠堂为蓝
本，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布局”的
构图方式，“建造”了一座风格迥异
的平面祠庙。因家影悬在家中堂
屋，故而又被称作家堂。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随着宗
法伦理的不断强化，祭祀活动逐渐
成为家族内的头等大事。于是，便
在帛或纸上绘出祠堂平面图形，按
世代宗祖的辈分予以书写，最终演
变为现在家堂的形制。祖影、支影
与家影，记载的都是历代逝去的宗
亲，只是，前者是记宗族各支逝者
的名讳，后者则记本家一支或五服
以内逝者的名讳。旧时，祖影由该
族族长保管，支影、家影则由各支
的长子或长孙保管；春节期间，祖
影在影房悬挂，支影或家影则在长
子或长孙处悬挂。如此一来，大年
初一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年纪大
的叔伯，率本族众亲来到侄子家的
家影下进行祭拜。历史进入新社
会，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只要有孝
心，次子、三子均可到市集“请”影，
填写后即在自己家里悬挂、祭拜，
外人无权干涉。

家影的尺寸一般高约2米，宽
约1.3米，以工笔重彩绘制而成，用
色鲜艳，人物栩栩如生。画面自上
而下分为三部分：顶部绘门头、门
楣、帐幔等。两位容貌慈祥的老年
夫妇，象征本族祖先，端坐于宗祠
之中，俯视、荫庇着子孙后代繁荣
昌盛。面前置一供桌，当中牌位上
赫然写着“三代宗亲”四字。中部
的甬道设在中轴线上，两侧分列
20行左右的长方格子，每一格代
表一个已故先人的牌位。一行一
代，辈分愈小格位愈低。牌位均以
楷体工整书写，男左女右，夫妇对
称呼应；旧时女人没有大名，去世
填影时，前冠夫姓后缀本姓，即张
李氏、刘王氏了。家影下部彩绘是
祠堂外景，五、七层台阶，台阶上矗
立着一座高大的门楼，门楼上张灯
结彩，正中金匾行书“某氏宗祠”四
个大字。大门两旁各蹲一只高大
英武的石狮，左（以出门方向）雄右
雌，雄踩鞠球，雌抚幼狮。门左侧
绘的是一组明朝装束的族人，小童
手提灯笼，老者拄着拐杖，壮汉抬
着盛有供品的食盒；右侧一组族人
则是清代打扮，揖让有礼；他们都
是春节期间同去祠堂祭拜的。石
阶或甬道上，头梳发髻的童子，一
袭新衣，有的在燃放爆竹，有的在

堵着耳朵，有的在手举花灯……随
后，拾级而上，门内影壁一幅“海天
浴日”的画图迎面而来。转过影
壁，映入眼帘的是祠堂“慎终追远”
的匾额，意思是要慎重地办理父母
终了之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祖先。
堂内红毡铺地，供晚辈祭拜的跪垫
分行排列。祠堂庭院植有树木花
草，从而使得庄严典雅的祭祀场所
充满和谐祥瑞的氛围。

在家影的两侧，还辅有长条
画幅，此谓之配轴。配轴画多为
荷花和牡丹，象征荣华富贵；当
然，也有配以楹联的，联句为“祖
功宗德诗书千载，子孝孙贤福寿
万年”或“思祖德修己德唯德有
得，叙宗功立新功无功不公”。字
里行间，皆透露着教诲晚辈如何
做人的良苦用心。

家影挂好，就该在供桌上摆放
供品了。供品并非千篇一律，根据
家庭条件、食材的多寡，量体裁衣；
何况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呢！
记得生活困难时期，爷爷将影悬好
后，先把空影盒放在供桌靠墙处，
上面等距离放着三碗斜插筷子的
蒸米饭，还有斟满酒的酒盅；影盒
前竖立着数双筷子，以供先人取
用。供桌正中，五个徒有虚名带有
枣鼻的大饽饽（外皮用白面，内里
是地瓜面），底下仨上面俩，宝塔式
叠放；然后是几碟水果，有花红、苹
果和橘子。至于菜肴，说出来实在
寒酸，除了鸡头鱼尾，其余大白菜
垫底，几片猪头肉封顶，反正“老爹
老妈”不嫌乎，又无人进门验收，心
诚则灵吧。

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今供影的
菜肴也大有讲究，什么吉（鸡）祥如
意、珠（猪）联璧合、步步高（糕）升、
连年有余（鱼）等；菜盘表面还要撒
上翠绿的芫荽，取“事事顺遂”之
意。供桌前排，以香炉为中心，两
侧各摆香桶和烛台。香炉一旁，压
着业已化为扇形的烧纸，两只烛
台，高高擎起红红的蜡烛……祖影
供品摆放妥当，后面一系列的祭祀
活动，是要等请回列祖列宗之后才
能进行。忙年中，不知不觉夜幕四
合了，点上蜡烛焚上香，刹那间，家
影堂前烛光闪烁，香烟缭绕，原本
朴素无华的堂屋登时变得庄严、神
圣，极富年味儿。村街上，噼啪作
响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那是恭请

“老爹老妈”先行一步的本家本族，
催促迟到者快些出发的信号，更是
预示除夕夜普天同庆的高潮愈来
愈近。

供奉家影不是封建迷信，而是
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
俗，是除夕夜的重头戏，是传播孝
道文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春节悬
挂家影及其祭祀活动，可以看出整
个家族的繁衍情况，让后辈们获得
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从而同心同
德、和衷共济，共建美好的家园。

倚在年的门槛边，耳旁忽闻“糖瓜”
“冰糖葫芦”……一声声叫卖此起彼
伏。那富有穿透力的诱惑，引得一群垂
涎的孩子们跟在卖货人的车后追赶。
孩提时的年，就是在这些叫卖声中拉开
序幕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村曾在烟台
城里做过糖坊生意的孙振萼大爷，与生
产队的老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
备开糖坊。大爷已丢下近三十年的制
糖手艺，终于在有生之年又有机会大显
身手了。

糖坊坐落在村西，宽大的院子中，架
着八口十印大锅。走进院子里，永远都
是弥漫着热气与烟气，氤氲缭绕。糖坊
主要加工的产品是糖稀，为各糕点加工
厂提供原材料。

糖稀如何熬制，让我心中生奇。为
了寻找答案，我寻访了大爷的长子，当年
与大爷共同打拼，如今已八十有三的孙
世逊大哥，请他做了初步的概述。

做糖稀前，首先要用大麦或小麦，在
泥盆里生芽，一般芽长至一厘米为宜。
这边麦芽长着，那边制作糖稀的工序也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将选好的玉米颗粒，
在粉碎机上粉成2.5毫米左右的玉米 ，
按25公斤为一锅的量倒进锅里，加适量
的水，慢火熬粥。熬至玉米 完全熟透，
用手捻一下里面没有生 ，再将生好的
麦芽粉碎，按十比一的比例加入锅中，搅
拌均匀。为何要用麦芽呢？因为麦芽起
着稀释、分解、沉淀的作用。有了它，能
使一锅稠稠的粥，慢慢地变成上面是清
清的水，下面是沉淀的渣。即使如此，仍
需滤渣。糖坊有一大缸，在它靠下的部
位安有一个水龙头，用来放过滤后的原
液。在缸的上口，铺一蒸锅用的软箅帘
作为过滤网，然后将锅里所有的汁渣依
次盛起，倒入箅帘上进行过滤。滤后留
在箅帘上的渣，可以用于喂猪。沥进缸
里的汁液，就成了做糖稀用的原液。

将原液从缸里放出来，再倒进锅里
烧，边烧边用铲子（梧桐木制作的）在锅
底及锅边来回铲。这一工序，为的是不
让它糊锅。用苏棍（梧桐棍）挑糖稀，看
拉丝的程度。如果拉不出丝，或拉出的
丝少而短，需继续加柴熬制。若挑起的
糖稀能拉出四至六根长丝，这锅糖稀的
熬制就算成功了。最后将熬制好的糖
稀，装入大铁桶内封好，它的制作流程就
此完成。

此时，一桶桶糖稀如同一群十七八
岁丰盈待嫁的“公主”，可谓炙手可热。
你看吧，来“接亲”的车辆，可以用浩浩
荡荡来形容，排出去老远。其中有自行
车、小推车、拖拉机、大解放……它们

“嫁”的“婆家”分别在解甲庄、初家、埠
岚、七夼、福山、西南村，以及乳山、文登
等地。

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前和临近
过年时，糖稀更是供不应求。大大小小
的客户，天不亮就赶来排号。做好的糖
稀来不及凉透，一装进铁桶，立马被抢
走。天渐渐黑了下来，还有没买到的客
户。大爷不忍心看着大老远奔来的客户
空手而归，便与大商家协商，匀出一点给

那些小客户，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大
爷的举动，赢得了客商们的钦佩与赞许。

当然了，那些制糖人也是昼夜轮班，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挥汗如雨地守候在
熬糖的热锅旁。

烟台“北来香”副食品加工厂为了抢
占市场，满足供应，主动为糖坊提供玉
米、大麦等所需的原材料，并送货上门。
同时也将自产的各种点心带进我们村，
开设了“北来香”连锁店。那些琳琅满目
的食品，不仅花样玲珑精巧，而且口感香
甜适宜爽口，令人称赞，更有亲民的价
格。一时间，“北来香”如同落在俺村的
一只金凤凰，引来八方客，让乡下人算是
开了眼。村民们每天如着了魔似的，心
里有了放不下的牵挂，有事没事总去“北
来香”转转。

进了腊月，糖坊不仅要加班加点儿，
还需增加人手，做小孩子喜欢吃、小年供
奉灶王爷的糖瓜。

做糖瓜所用的糖稀要盛在泥盆里，
因为泥盆的吸水性强。使用前，先将泥
盆在水中浸透，这样能使盛在盆里的糖
稀不易粘到盆边上，解决了无法清除的
麻烦。糖稀凉了还会变硬，为了保持糖
稀的温度及柔软度，需将盆放到热乎乎
的炕上。

一切准备就绪，糖瓜制作便开始
了。做糖瓜的师傅用双手从盆里捧出适
量的糖稀，像做拉面似的，两手轻轻地将
糖稀抻长，再叠起。经过多次的反复拉
长、叠起，手中的糖稀变得松软、暄
腾。此时，再将它套在锅边镶嵌的拐
子上，徐徐拉抻到一定程度后，另一人
迅速将拐子上的一头拿下，两人扯着，
轻轻将两片糖料的边缘粘在一起，形
成中间空心状的糖条。趁着它还柔
软，由专人勒线。勒线是将这一糖条
按基本相同的间距，勒成一个个矮矮
胖胖的糖块，如一堆小弥勒。这些小
精灵的诞生，便是令我们垂涎的糖瓜。
为了不使糖瓜粘连，当时的做法是摆一
层糖瓜撒上一层粉。

糖瓜做好后，论斤批发。有代销点
来进货的，也有个人批发回去卖的。一
公斤糖瓜批发价四元钱，一公斤能称近
二百个。算起来，一个糖瓜卖家需要二
分多的本钱，能卖五分钱，赶上不好卖
时，略小一点的四分、三分也卖。一天下
来，比在生产队挣工分要翻上一倍还
多。一些中学生得知后也觉得眼红，到
了放寒假时，纷纷去批发糖瓜，沿村叫
卖。如果探听到哪个村庄放电影或演节
目，傍晚时，不管天冷路滑，早早就到了
场地，几声“糖瓜”的叫喊声，便引来一些
馋嘴孩子的围观。

傍年根儿，糖瓜生意尤为火爆。人
人都想借此多抢点货，多挣点钱，但是做
糖瓜的师傅们使尽了全身解数，也满足
不了大家的需求。为了让大伙都能拿上
货，大爷提出了人均定量批发的规矩，避
免了为此打破头的局面。

糖坊火爆的生意持续了二十多年，
后来，随着副食品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快
跌进了无人问津的谷底，成了一代人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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